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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达·高布乐》是易卜生探讨人物性格和命运的代表作。该作品通过叙述框架下多个叙

述人格的冲突，塑造了海达这一复杂从而引起不同解读的人物形象。海达是一位以自我为中心的

悲剧人物，这不仅体现在她对周围人物带有主观认知的叙述中，也在周围人物对海达的多方面叙

述中得到揭示。而剧中的其他人物也并非如海达这个叙述人格所描述的那样无趣和庸俗，相反，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更多是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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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da Gabler: An Egotist among the Narrative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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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dda Gabler is representative of Ibsen's play in its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 and destinies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the  conflicts  between  several  narrative  personalities  under  the  narrative  frame,
Hedda Gabler  is  portrayed as  a  complicated character  that  arouses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The image of
Hedda as an absolutely self-centered tragic character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Hedda's subjective narrative
of other people around her, but also revealed in their multi-faceted narratives of Hedda. On the other hand,
the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play are presented more as positive images than a group of boring and vulgar
people described by Hedda as one of the narrative pers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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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于 1890 年的《海达·高布乐》大概是易

卜生所有剧作中最专注于人物刻画的，就连易卜生

自己都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并非讨论什么社会问题，

而是想在现实社会条件和原则框架下描述人性，人

的情感和人的命运[1]3。作为剧中的主角，海达身上

背负了太多的谜团。她离经叛道却也安于懦弱，她

渴望自由却采取毁灭的方式，不仅毁灭自己，也毁

灭他人的幸福。正是海达的复杂性，百年来随着这

一剧作被无数次地搬上舞台，对于剧作文本新的诠

释也从未停止。

有学者不仅从海达身上看到了现代人的特征，

还认为她具备现代女性的觉醒意识。詹妮·比约克
 
 

收稿日期： 2020 − 05 − 28
作者简介： 邱利萍（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E-mail：florist1994@163.com 

第 44 卷　第 4 期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会科学版 ） Vol. 44　No. 4
2022 年 12 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2022

https://doi.org/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4.008
https://doi.org/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4.008


隆德（Jenny Björklund）认为，与泰遏身上明显的

女性气质不同，海达拒绝女性气质而拥抱男性气质，

她渴望像男性一样生活[2]。徐燕红从女权主义的理

论视角论述海达“是一个藐视男性主宰和男性优越

的不同凡响的女性，一个为甩掉枷锁和桎梏而斗争

的勇敢的斗士”
[3]。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朱晓映

和托瑞尔·莫伊（Toril Moi），前者指出海达的自

杀源于她的诗性人生追求，表达了对男权的抗争和

自由的追寻[4]，后者解释海达身上展现了其对美的

追求就是她对自由的渴望，海达不仅代表了被压抑

的女性，还暗含了对现代人的追问[5]。那么海达是

否真的代表了一个现代女性？不少学者对此并不认

同。汪余礼贬斥了海达的“魔性”，认为她“内心

的诗源于她的空虚感、荒谬感”，是为了探索“不

可能的存在”
[6]。何成洲则认为海达符合颓废者的

特征， 对现实生活极度“厌倦”，寻求操纵男性命

运 的 刺 激 ， 对“死 亡 美”有 着 执 着 的 追 求 [7]。

总的来说，对海达这个人物的消极意义的讨论，主

要集中在哈尔·布莱斯（Hal Blythe）和查理·斯

威特（Charlie Sweet）提出的海达性格存在的两方

面缺陷，一是对身边人绝对的控制欲，二是无法忍

受残酷的现实之光[8]。

上述研究分别从海达的行为动机出发分析了海

达或“女斗士”或“颓废者”的人物形象，但尚未

将海达这个人物置于整个叙述框架下考察，忽略了

其中各种人格的叙述意义及对人物形象的揭示作用。

本文试图根据赵毅衡提出的叙述框架−人格理论，

探讨海达这一叙述人格的主观认知与其他叙述人格

所展现的客观实际的冲突，从而揭示更为客观，更

为真实的海达和其周围人物：海达并非现代女性的

化身，为挣脱父权社会性别枷锁而抗争，而是一位

以绝对的自我为中心的悲剧人物；剧本中的其他人

物也并非如海达的叙述人格所展示的那样是一个无

趣而庸俗的群体。

 一、叙述人格

赵毅衡在其《广义叙述学》中提出了叙述框架

和人格填充的概念。在涉及第三人称叙述及叙述者

隐身时，他指出，“隐身叙述者呈现为叙述框架”，

但叙述框架并非完全是非人格的，叙述文本由各种

主体性填充，即叙述文本充满人格因素，而“充填

叙述框架的人格可以有各种形式，包括叙述者、次

叙述者、受述者、评论者、言语人物、视角人物。

结果是框架与各种人格结合，构成一个人格化的框

架”
[9]245。剧本往往是第三人称叙述，在其叙述框

架下，也“由许多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人格充填”，

即赵毅衡所说的“‘叙述框架中的人格填充’现

象”
[9]244。

如果考察《海达·高布乐》的叙述框架，就可

发现，剧本由各种各样的叙述人格（言语人物）组

成：海达、泰斯曼、朱黎阿姑姑、泰遏、乐务博格、

勃拉克等。每个叙述人格都有其人物意识，都可能

携带其自身的价值观，给我们呈现一个他或她所认

知的世界。但是带有人物自身意识的叙述往往跟真

实情境是有偏差的，出于人物自身的价值观及立场

所作的叙述使观众更易产生同情，而不自觉地忽略

其与其他叙述人格的叙述冲突，掩盖了事实真相。

因此，聚焦叙述文本框架下的多种叙述人格是十分

必要的，通过剧本中不同人格的叙述，及与主要叙

述人格发生的冲突与碰撞，一幅更客观、更真实的

人物画卷得以展开。

 二、海达之自我中心叙述：海达眼中

的周围人物

海达是剧本中的主要叙述人格，从海达的言语

行为看，她感知的周围世界是一个无趣的、庸俗的

世界。她眼中的丈夫是无趣的书呆子，就算在蜜月

期间也流连于各地图书馆，无视她的社交需求。在

与勃拉克聊起她的新婚旅行时，她说：“我也无时

无刻不在盼望着回来。”她认为泰斯曼埋头于图书

馆是乏味的且无法理解的。

海达：泰斯曼！你知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埋

头于图书馆抄写那些老古董更有趣的了。

海达：跟专家一起旅行毫无乐趣可言，至少长

途旅行如此。

海达：你真应该试试！每天早上、中午、晚上

耳边都萦绕着文明史。

海达：对对对！然后就是中世纪的家庭工业，

这真是最让人倒胃口的部分。[1]66-68

对于海达来说，离开了舞会、玩乐、交际的生

活是乏闷的，虽然她承认泰斯曼是一位专家学者，

是一位适合结婚的对象，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于他无

趣的定论，对于泰斯曼的潜心专研，她也不无揶揄。

但对泰斯曼而言，海达叙述中的“无趣”却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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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枕所在。

泰斯曼：太兴奋了，姑姑，我的旅行皮箱里装

满了抄写的资料，你不知道我在档案室获得了多少

我心心念念的资料−别人都不知道的让人新奇的

古老的东西。

泰斯曼：姑姑，这对我来说还是一场学术研究

旅行，我徜徉在无际的古老文献中。[1]20-22

泰斯曼从蜜月回来后，就一直兴奋地向他姑姑

 “炫耀”他的“战利品”。在他与朱黎阿姑姑的对

话中，泰斯曼的叙述人格所展现的是一个有着自己

的事业野心、价值追求，对学术充满热枕的年轻人。

这一点在剧本的后几幕也可以得到佐证。泰斯曼在

听闻乐务博格即将出的新书时难掩兴奋与憧憬，甚

至无意中捡到乐务博格的手稿后，因为知悉没有底

稿的手稿的重要性而决意将代表名利的手稿送回去。

最能代表他学术热情的是最后一幕，海达选择自杀

之前，为了整理泰遏手中零碎的笔记，他坦言愿意

奉献自己的生命，并即刻邀请泰遏去里屋投注全部

精力阅读笔记，甚至还把妻子海达推给勃拉克。虽

然他也因此被读者诟病对妻子缺乏应有的关心和爱

护最后才导致了海达的绝望自杀，但不可否认的是，

泰斯曼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与海达无时无刻的空虚

感，对生活强烈的倦意，而执着于“死得美”不同，

泰斯曼有人生的目标，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他的无

趣也只是由于与海达的生活理念相悖而已。

如果说海达对泰斯曼的叙述呈现的是一种蔑视，

海达与泰遏的叙述冲突则更多地表现在她对泰遏的

嫉妒上。在得到通报泰遏前来拜访时，海达就一腔

怒火：“就是那个有一头烦人的头发的女孩，她以

前经常炫耀。”
[1]35 可是事实上，唯唯诺诺的泰遏

却表示她以前十分惧怕海达，因为海达每回和她在

楼梯上碰见总要揪她的头发，并扬言要烧掉她的头

发。所以海达对泰遏炫耀的叙述是出自泰遏的真实

行为还是出于她自身嫉妒的臆想？笔者认为是后者。

海达对泰遏的嫉妒形成了对泰遏的不真实叙述。

从第一幕海达与泰遏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泰遏

的丈夫并不知晓她进了城，她再也无法忍受她可以

预见的凄凉孤苦的下半生，于是她收拾了必备的行

李就出走了，并且打算永不回去。就连海达问她：

 “别人会怎么说你呢？”她也满不在乎：“别人爱

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不在乎。”
[1]49 泰遏在这段

对话中表现出的勇敢甚至海达都惊呼她竟敢做这种

事。泰遏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行为是海达渴望而不

敢做的，于是嫉妒之心悄悄萌芽。在与乐务博格终

于会面之后，她故意把她们早上偷偷见面的事捅了

出来，并且添油加醋地形容早上的泰遏神思混沌、

惊惧异常，让乐务博格以为泰遏并不勇敢，也不信

任他。

一手摧毁了他们两人的幸福之后，海达塞给乐

务博格一把他父亲的枪，并嘱咐他一定要“死得

美”。海达教唆乐务博格自杀是为了拯救她的“理

想信念”，因为她认为现在的乐务博格已经被泰遏

驯化了，整日循规蹈矩，行为无可指摘。乐务博格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风流才子，会跟她描述他的风流

韵事和荒唐行径。乐务博格已经“改邪归正”了，

他正在泰遏的帮助下写作著书，走上了学术的道路。

这是海达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在她的心中，昔日的

乐务博格才是她怀念的美好形象，才华横溢，肆意

风流。但是过往的乐务博格真的是自由的化身吗？

还是这只是海达出于对自由的渴望而对乐务博格的

形象做的美化？毕竟连乐务博格自己都坦白从前做

的事有多么荒唐和邪恶。从泰斯曼和勃拉克的叙述

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全然不同于海达眼中的乐务

博格，以前的乐务博格的行为习惯不仅令泰遏厌恶，

也让泰斯曼震惊他竟然能胜任爱尔务斯泰家的家庭

教师一职。现在的乐务博格在与泰遏的互相帮助下

像“战友”一样彼此成就[1]50。对于乐务博格的转变，

泰斯曼也感到十分高兴。

泰斯曼：听说他彻底地转变了性格，我真高兴。

勃拉克：他们是这么说的。

泰斯曼：真好，好消息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

人，一想到他以前一步步地自我毁灭的样子我就特

别难受。

勃拉克：大家跟你想的一样。

勃拉克：有段时间大家认为他是家族的希望。

泰斯曼：是的，但是他把这一切都毁了。[1]55-57

不仅仅是泰遏，泰斯曼和勃拉克，所有人都认

为乐务博格的性格转变是一件好事，除了海达。

海达的叙述带着她自己的价值观，对自由的渴

望和对美的想象。她不愿意承认，是她自己一直生

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乌托邦，不愿面对真实的世界，

而乐务博格“已经完成了伦理选择，成为有着强烈

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的人”
[10]。

从海达的叙述人格出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

趣的泰斯曼，一个被刻意曲解的泰遏和一个沦为平

庸之辈的乐务博格。然而，框架下的其他人格却以

更加客观的方式给我们呈现了另一个不同于海达认

知的人物群体。作为海达丈夫的泰斯曼，有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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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热情。向海达求助的泰遏，是一位善良、勇

敢的女性。海达的昔日恋人乐务博格发生的转变也

更多地呈现出积极意义。在海达与其他言语人物的

叙述冲突中，我们也能窥见海达的个人中心主义，

这一点在下一节更能得到佐证。

 三、海达形象的揭示：周围人物眼中

的海达

当乐务博格问海达从前是否爱过他，海达回答

如下。

海达：无法理解吗？一个年轻女孩，如果可以

的话，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
海达：雀跃地、偶尔地，窥探一下那个世界−
海达：那个她被禁止接触的世界。[1]94

对于海达来说，乐务博格所代表的世界是她所

向往的而又不能实现的自由。她与浪漫、不羁的乐

务博格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她渴望过上不被

她所处的上流社会允许的肆意的生活。在海达的心

中，不管她以前作为海达·高布乐的生活，还是现

在成为海达·泰斯曼的生活，都是乏味、无聊的，

她的丈夫、朱黎阿姑姑等人也是无趣、庸俗的代表。

但是，尽管海达对生活诸多不满，对自由保有热烈

的幻想，但是她无所作为，她既没有像泰遏一样不

顾一切离家出走追求想要的生活，也没有试图改变

她厌倦的生活和周围环境，从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一

点乐趣。

所以说她是一个为挣脱传统伦理束缚的勇敢的

斗士是不成立的，海达并不具备现代女性的品质。

首先，海达是一个胆怯的人。这在乐务博格的

叙述中可见一斑。乐务博格问海达为什么从前没有

一枪打死他，海达回答如下。

海达：因为我怕丑闻。

乐务博格：没错，海达，你真是个内心怯懦

的人。[1]95

虽然泰遏对乐务博格展现出一副唯命是从，柔

柔弱弱的态度，但是她尚且能不顾传统礼教而勇敢

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海达这样一个自命清高的人对

流言蜚语的惧怕却超过了她对爱情的追求，对自由

的渴望。甚至最后勃拉克能以乐务博格的中枪和她

的联系所可能引发的绯闻来威胁她，这样看来，海

达对于自由和理想的追求是不堪一击的，她也并非

是一个勇士。

有学者认为海达身上体现了一种男性气质。的

确，海达从小在将军家庭长大，受她父亲的熏陶，

喜欢骑马和射击。她更喜欢把玩她父亲留下来的

枪−男性气质的象征。剧中她父亲的枪多次出现，

海达用其瞄准勃拉克戏谑他，最后还唆使乐务博格

用它来自杀。与泰遏身上明显的女性气质不同，海

达对于枪的迷恋，蔑视一切的姿态，对于试图用语

言操控他人命运的驾驭能力，都体现了她非柔弱女

性的一面。但这并不能代表她的男性气质掩盖了她

的女性气质。当勃拉克疑惑海达为什么选择泰斯曼

时，她的理由是他是一个适合的结婚对象，具有一

定的社会地位，受人尊敬，并且她相信他会获得成

功，出人头地。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他能打败其他

追求者的关键，是他愿意倾其所有负担她的生活。

从勃拉克和海达的对话中，我们看到的仍旧是

一个寄希望于男性，依附男性的传统女性。虽说海

达喜欢把玩枪，但是她并未真正从枪中获得勇气，

她希望有人提供给她想要的生活，尽情玩乐。

海达：我们说好的，我们要踏入社交圈，我们

要敞开门欢迎客人。

泰斯曼：对，你不知道我盼望多久了−看你

成为女主人−处于交际圈的中心。[1]60

泰斯曼知道海达热衷于被众星捧月的交际应酬，

并且也乐于满足她。他对海达的迷恋不仅暴露了海

达的世俗物质观，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海达的癫狂。

当泰斯曼得知海达烧了乐务博格的稿子时，他反问

海达：“你脑子里装了什么东西？你被什么东西附

身了吗？”
[1]144 不仅泰斯曼对海达的行为迷惑不解，

众人也对海达听到乐务博格中枪的消息时表现出来

的愉悦十分意外。

海达：我说这事儿真有美感。

勃拉克：嗯？泰斯曼太太。

爱尔务斯泰太太：海达，你怎么能说这种事美？[1]152

如果说海达最终选择自杀可视为她追求自己所

谓的“诗性”理想和灵魂自由，那么她最开始试图

把自己对美的执着追求寄托于乐务博格的“死得美”

上则展示了她最本质的一面，一个以绝对的自我为

中心的人。她在教唆乐务博格自杀的时候已经深知

她与乐务博格再也无法心意相通（因为乐务博格的

头发里再不会插葡萄叶子），尽管如此她还是把自

己对于美的想象强加于乐务博格身上，事实也证明

乐务博格并不想自杀。她不仅想以毁灭他人的行为

来测试自己是否具有支配别人命运的能力，而且还

想让别人的死来完成她对于自由，对于美的执着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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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这一点而言，海达如果不是出于极端的个人

主义，就是玛丽·凯·诺森（Mary Kay Norseng）

认为的海达患有精神疾病，也正是她的精神疾病导

致了她的疯狂行为[11]。

最后，海达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到底是什么呢？

是物质上的优越感还是灵魂的自由抑或是快意人生？

从泰斯曼一家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高在

上，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从前的将军的女儿，现在

的女主人。从勃拉克与海达的私密谈话中展露的是

不甘于生活的庸常却贪恋社会名声和地位的上流社

会的女人。通过泰遏的叙述及对比，海达是一个懦

弱的，只会疯狂嫉妒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她得不到

的东西不如把它毁了。她说：“现在我们三个可以

痛快了。”
[1]101 最能展现海达所谓的人生追求的大

概是乐务博格的叙述，他问海达，既然你对人生有

追求，为什么不继续寻找伴侣呢？我知道我们的共

同点是对于生活的热烈追求[1]95-96。在一定程度上，

乐务博格是了解海达的，至少比泰斯曼更懂海达。

通过这些叙述人格，我们看到了全方面的海达，却

其实看不到她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换言之，她到

底追求怎样的人生？她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从这一

点上来说，她不仅符合何成洲所说的颓废者的特征，

即出于对生活的厌倦而寻找极端的刺激，更可视为

一位缺乏人生真正目标，妄想肆意生活的自我中心

主义者。一旦周围人物不符合她的期待，即采取毁

灭的方式。

 四、结束语

如果把海达和其他人物置于整个叙述框架下考

察，就会发现，海达眼中的周围人物和周围人物眼

中的海达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海达眼中的泰斯曼

是无趣的，泰遏的一切本该是她的，就连旧情人乐

务博格最后也让她失望透顶。周围人物眼中的海达

虽渴望自由和热烈生活，却也懦弱、嫉妒心强、贪

恋名声和地位。通过框架下叙述人格展现的矛盾和

冲突，则会发现众多更为客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

热枕的泰斯曼、勇敢的泰遏和回归正途的乐务博格。

而海达的自我中心主义、病态的控制欲和人生目标

的虚无也得到了揭示。最后，虽然海达的人物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社会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观和价值

观，但不可否认，海达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其追求

自我，渴望自由的女性形象对今天的社会仍有一定

的启示意义，对该人物的理解也可从更宏观的艺术

层面和历史背景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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